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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辛词抒情主人公的悲剧精神
在十二世纪后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人登上了中国词坛。他生逢南北分裂的乱世，身负管乐之才而不得其用，怀抱恢复之志却壮志难酬，他一生都在为实现理想而执着奋斗，他无意于诗词却成为“词坛第一开辟手”，此人便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是一位英雄词人，在他一生所作600多首词中，词人用他如椽的巨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性格丰满感人至深的悲剧英雄形象。这个悲剧英雄是辛弃疾这样一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身处在南宋那个黑暗小朝廷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和难以抑制的悲剧情怀在词中的艺术再现，因而在他身上蕴藉了强烈的悲剧精神。

作为创作者抒发情感的载体，诗歌往往借助语言来塑造自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一形象既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作者自己。辛弃疾也不例外，在他一生洋洋629首词作中，辛弃疾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自我抒情形象。这一形象不仅立体生动、个性鲜明，而且在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而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则是蕴含在他身上的那种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

一、辛词抒情主人公在词人不同时期的词作中呈现不同的精神风貌

1.“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英雄形象

作为英雄，辛弃疾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使命感。面对神州的南北分裂，民族的被侵略奴役，他立志“克复中原”，使南北一统，民族独立，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二十几岁就揭竿而起并率众南归。在南渡初期，他不顾自己职位的卑微，连上《美芹十论》、《九议》，力陈抗金复国大计。与这段生活相契合，辛弃疾在词中也塑造了一位点兵沙场，执戈横槊的少年辛弃疾的豪迈英雄形象：“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金菊对芙蓉》），此时的他乐观浪漫，豪迈不羁，只有“思酬国耻”的决心和豪气，而没有挫折磨难的伤感与压抑。他念念不忘收复失地，时时以驱虏杀敌来勉人和自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西北天”（《满江红》）“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这样一个少年英雄，他怀着坚定的进取精神和执著的人生信念，满怀信心兴冲冲向着自己崇高的人生理想奔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情的历史规律早就注定了这是一场人生的悲剧。辛弃疾的壮怀理想越是崇高，进取精神愈是坚定执著，当最终理想破灭其迸发出的悲剧精神就愈强烈、深沉、崇高。

必须指出，这一少年辛弃疾的豪迈英雄形象多是作者在晚年回忆重新构筑的。词人之所以重构少年英雄的自我形象，一方面是平衡中晚年的失意造成的失落感，以往日的业绩创举来慰藉现实的落魄苦闷，另一方面，是用昔日大显身手的英雄行为来反衬现实末路英雄的悲哀，从而强化抒情主人公所蕴含的悲剧精神。

2.“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失意英雄形象

雄才有大略的辛弃疾率众南归的初衷本是为了恢复大计，然而事与愿违，在他归宋的四十年多中，除了在六十五岁时出任镇江知府是直接参与了恢复之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被迫做着与恢复毫无关系的事。他的官职虽从小小的江阴签判做到了“入则导密旨，出则跻执撰，令帅垣”的一路帅臣，但其无路请缨、壮志难酬的悲愤却与日俱增。为了发泄自己的“一腔忠愤”，辛弃疾只好“悲歌慷慨”。将胸中“抑郁无聊之气，一寄至于其词”。在词世界中创造了一位壮志难酬、悲凉挥泪的失意英雄的自我抒情形象。如这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朗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

在此词中，词人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位悲愤而孤独的失意英雄的面影。他在一片萧杀的清秋时节，在孤雁哀鸣的暮色之中，独自登上赏心亭，登高望远，沦陷区的大好河山勾起了他想驰骋沙场却又无路请缨的悲愤之情，他手抚杀敌用的宝剑，想到自己报国杀敌实现宿愿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不免悲从中来。而更使他感到悲痛的是：在周围这个忠奸不分、颠倒黑白的昏暗世界里，即使他把所有的栏杆都拍遍，也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深处那郁结难平的悲愤之气。克复中原的理想实现无望，但归隐山林又怎对得起先辈英烈？大好年华在等待中流逝，在失望中蹉跎，想到这些，两行英雄泪不禁潸然而下。读到这里，有谁能不为这位失意英雄的悲剧命运而动容？他的壮志，他的悲痛，他的反抗，他的无奈此时都化作一股强烈的悲剧精神震撼着每个读者的心。

再如词人的另外一首词《菩萨蛮·书博山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将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在这首词里，词人并没有直接描绘抒情主人公的言行，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却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位忧国忧民却有志难伸的忧郁孤愤的爱国英雄形象。他凝视着滚滚北去的赣江水，想到的却是无辜百姓在异族铁蹄下的辛酸血泪。他遥望沦陷多年的故土家园，勾起的只有绵绵的亡国之痛。赣江水犹能北去，自己却不能北伐胡虏，恢复中原，这雄才难施、壮志难伸的悲愤又“怎一个愁字了得”。读此词读者能深切的感受到：亡国之痛和世弃之悲犹如两张无形的大网紧紧缠绕着抒情主人公的心灵，他那痛苦挣扎的灵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焕发出了深沉而强烈的悲剧精神，千百年来感染着不同时代的读者。

3.“醉舞狂歌欲倒”的狂狷隐士形象

辛弃疾南渡后的经历，可以用“三仕三已”四个字来概括。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他因被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第一次被罢职。此后的二十余年中，他虽又两次出仕，但都时间短暂。可以说，辛弃疾的后半生基本上都是在落职闲居中度过的。对于一个身负管乐之才，心怀鲲鹏之志的英雄人物来说，残酷的现实带给辛弃疾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人总要生活下去，为了抵挡现实的巨大痛苦，找到心理的平衡，辛弃疾只好搬出了先贤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准备像陶渊明一样忘情山水，超然物外，以寻求解脱。但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原因，辛弃疾并不能真正通过化解心中苦闷来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超脱，他选择了以强力来对抗苦闷，以狂歌、狂饮的方式来“镇压”苦闷，这反映在词中，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辛弃疾的自我抒情形象：“醉舞狂歌欲倒”的狂狷隐士形象。

这个想通过放浪形骸的生活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以便忘却痛苦的狂狷隐士每天过着“左持蟹，右持杯”（《水调歌头》）“须一日，三百杯”（《水调歌头》）的生活，总是靠酒精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即使在游山玩水时也是“醉扶孤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鹊桥仙》）。他的生活狂放不羁，有时“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贺新郎》），有时又“狂歌击碎村醪盏，欲舞还怜衫袖短”（《玉楼春》）。他时而感叹：“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时而追问：“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水调歌头》）。

且来看《西江月遣兴》中的这位狂狷隐士：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例，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在这首词中，狂狷隐士辛弃疾为了躲避清醒时那无边的愁苦，只能优游醉乡，只有在那里他才能获得片刻的欢笑。然而即使是在酒醉之时，他那种傲岸耿直，独立不羁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读这首词，我们常会在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剧感，此时这个优游在醉乡的辛弃疾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英雄辛弃疾比起来，已经是判若两人。他的借酒浇愁，他的狂歌狂饮虽能使他心灵的创痕获得暂时的平复，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剧烈的灼痛。这正如古希腊著名悲剧人物普罗米修期的受难，肝脏被鹫鹰啄食净尽，虽复生出，却又遭受着下一次地啄食。然而正是这样，辛词才呈现出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悲剧底蕴，辛词自我抒情形象才迸发出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

二、辛词抒情主人公悲剧精神产生的根本原因
辛词抒情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实际上是辛弃疾本人悲剧的一生和他心中蕴藏的悲剧激情在词作中的体现，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执著一生的理想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

1.生不逢时的悲哀

在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公元1126年）北方骠悍的金国以重兵围困了北宋都城汴京，并掳走了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随后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形成了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在长达一百多年“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里，双方时有战事兴起，但基本上都是互有胜负，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吞并对方，不得不以和议告终。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时屈辱最多的一个朝代，这与宋最高统治者采取的统治策略有很大关系。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宋朝历代君主均采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这种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这又迫使宋廷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澶渊之盟”“海上之盟”式的以钱财换和平换土地的方式来苟延自己的统治。而后代君主不但不引以为教训，反而奉之为“家法”。

在南宋统治者不思恢复的大背景下，南宋一代的士风也日渐颓废。士大夫不忧国事，不重气节，苟且偏安，相习成风。他们讳言恢复，把朝中主战派说成“非痴即愚”，在这种士风之下，恢复之言无人愿听，言恢复之人反成狂悖之士。辛弃疾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致力恢复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任何努力都将具有强烈的悲剧性。

2. 壮志难酬的悲愤

与同时期的南渡志士不同，辛弃疾是一位“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的真正英雄，“克复中原”是他追求一生的政治理想。可以说从少年时代随祖父“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畔而起”开始，一直到在病榻上“大呼杀贼数声”溘然长逝，恢复故国的梦想始终萦绕在词人心中，无论是在“年少万兜鍪”（《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青年时代，还是在“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的宦海浮沉中，甚至是在“白发归耕”的被迫隐退时期都未曾发生过任何动摇，反而是愈退愈迫，老而弥坚。辛弃疾这样的一个以英雄自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从小就抱定恢复故园理想的抗金义士，他的一生注定将是悲剧的一生，他任何追求理想的行为都必将充满了悲剧性。并且这种追求越执著、越百折不回，辛弃疾人生的悲剧感就越强，以他为原型的辛词抒情主人公所焕发出来的悲剧精神也就越催人泪下、震撼人心。

3. 忧谗畏讥的悲愁

理想与现实之间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是导致辛弃疾悲剧的一生和辛词抒情主人公具有强烈悲剧精神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辛弃疾刚毅果断的性格作风和他“归正人”的特殊身份也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在辛词抒情主人公本已郁郁难平的悲剧意识中增添了一份忧谗畏讥的悲愁。

本为恢复之事南渡的辛弃疾，以他的归正人身份和刚毅果断的性格作风，不但难以进入南宋最高统治层，直接参与谋划恢复的军国大政，进而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甚至连为官一任都时时处在“动辄得咎”的危险境地。正如他在上孝宗的《论盗贼札子》中所说：“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又说：“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施踵”这种忧谗畏讥的悲愁可以说是与辛弃疾的仕途相伴始终的，而这种悲愁反映在词作中，则必然加重了辛词本已很浓重的悲剧色彩，使辛词抒情主人公的悲剧精神更加强烈。

三、辛词抒情主人公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英雄形象

无论从唐宋词史的发展流变来看，还是就整个中国诗歌艺术的历史发展而言，乃至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焕发出强烈悲剧精神的辛词抒情主人公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1.从唐宋词史的发展流变看

辛词的抒情主人公在唐宋词史上是一个全新的悲剧英雄形象，其身上焕发出的悲剧精神是整个唐宋词悲剧意识发展的最高峰。自晚唐至北宋的数百年间，从温庭筠笔下慵懒艳丽的贵族妇女到李后主手中以泪洗面的亡国之君，从浪迹于秦楼楚馆的浪子柳永形象到豁达豪迈的失意文人苏轼形象，词人们创造出了众多的抒情人物形象。但除了苏轼笔下的一些抒情主人公，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那位“左牵黄，右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密州太守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早生华发”的词人自我形象等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悲剧精神之外，可以说南宋以前词的抒情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精神是非常微弱的。时至南宋，尖锐的民族矛盾、国破家亡的现实和昏暗苟且的朝廷使词风骤变。大批爱国词人纷纷创作了许多书写救国杀敌情怀和忧国忧民抨击时弊的优秀诗篇，塑造了一批具有强烈悲剧精神和动人悲剧情怀的抗金志士形象。但由于词人自身的原因，这些抗金志士形象同辛弃疾笔下的那位叱咤风云却无路请缨的悲剧英雄形象比起来显得非常苍白与单薄。可以说，辛词中的悲剧英雄形象在词世界里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这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不仅丰满生动、个性鲜明，而且把辛弃疾悲剧一生的各个阶段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把悲剧英雄辛弃疾身上蕴含的强烈悲剧精神和悲剧激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能在千年之后依然感受得到他那感人至深的悲剧情怀。

2.从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发展过程看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史上，曾产生过许多具有强烈悲剧精神的抒情人物形象，比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形象、“对案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李白形象、“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陆游形象等。在这些抒情人物形象身上都昂扬着一种激越的悲剧精神，但遗憾的是，他们很难让读者将其与“英雄”这个词联系起来，这些形象要么是被谗放逐的士大夫，要么是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他们身上所缺乏的是那股豪迈刚健壮烈的英雄气概，有的抒情形象甚至出现了女性化倾向。而辛词则不然，它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恰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悲剧英雄。同样是表达理想难以实现的悲痛，屈原在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是“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宛如一个幽怨悲泣的女子，而辛词抒情主人公则是“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俨然一位无路请缨的失意英雄。同样是以美人自比指斥群小，屈原哀诉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善淫”，而辛弃疾则怒斥道：“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一股激烈豪迈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正因为辛词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用之可以尊中国”的英雄，所以他追求理想的行动更加执着，他反抗现实的言行更加激烈，他悲剧的一生更加令人扼腕，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精神也就更加强烈，更加震撼人心。可以说，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在以诗歌这一文学形式表现悲剧精神方面，辛词抒情主人公这一悲剧英雄形象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3.从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看

辛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及其蕴含的强烈悲剧精神具有同样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悲剧英雄形象，如《史记》中的项羽，《水浒传》中的梁山众好汉。文学家们在塑造这些悲剧英雄、展示他们的悲剧命运、悲剧人生时，往往是凭藉对英雄人物行为语言的描摹刻画来完成的。这种手法的缺陷就在于它不能全面展示悲剧人物内心的悲剧情怀和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而辛词所塑造的悲剧英雄辛弃疾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恰恰利用诗词的抒情性弥补了这点不足。在辛弃疾笔下，悲剧英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展示，抒情人物形象深沉激越、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也通过对悲剧英雄心灵深处的苦闷与挣扎的刻画得到了艺术性的外化。这种情感化、抒情性的悲剧英雄形象不能不说是辛弃疾对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而辛词抒情主人公形象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与正在于此。

总之，英雄词人辛弃疾以他悲剧的一生做纸笔，在他的词世界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位光照古今的悲剧英雄形象。这位悲剧英雄，他的少年豪迈，他的中年悲慨，他的老年狂狷无不迸射着一股强烈的悲剧精神。透过历史的多棱镜，我们看到在这股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背后是词人那样痛苦的心灵，它满载着词人生不逢时的悲哀、壮志难酬的悲愤与忧谗畏讥的悲愁，执著地追求着自己崇高的理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千百年来这种悲剧精神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而从文艺的角度来看，焕发强烈悲剧精神的辛词抒情主人公在唐宋词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长河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后人去认真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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